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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帅府的奇女子(下） " 许佩兰
施巧计延误决策
革命党重获生机
!"!! 年 !# 月 !# 日爆发的武

昌起义所以能取得成功，廖克玉功
不可没。她为处于困境中的起义者
赢得了整整一个白昼。

!#月 $日，共进会领袖孙武在
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机关赶制炸
弹，因失事爆炸，引来大批巡捕，致
使起义之事泄露。瑞澂从俄国巡捕
手中，获得了许多革命党人的枪支、
旗帜、名册等，立即出动军警大肆搜
捕革命党人。
当时湖北的清军被端方调入川

中镇压“护路运动”，武昌城内兵力
空虚。军营内大都是暗怀反清之志
的新兵，瑞澂虽有“乱党”名册在手，
但慑于军队随时可能哗变，就暂时
没敢向军营内开刀。

!#月 "日早晨，文学社领袖蒋
翊武从岳阳赶到武昌。他原本认为起
义时机尚未成熟，打算推迟日期。如
今事发突然，起义计划外泄，不得不
紧急应变，蒋翊武以起义军临时总司
令的身份，签署了提前起义的命令。
总指挥部的邓玉麟受命前往起

义主力———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
及其他营地，传达起义命令，以午夜
炮响为号，全城起事响应。
然而没想到，当夜 !!点半，清

兵突然闯进小朝街 $%号，坐镇指挥
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被捕。

清兵不知已捕获了起义的首
脑，只当是一般的革命党人。尤其是
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长辫，
土头土脑，活像个落魄的老酸儒。蒋
翊武乘清兵不备，从被关的土院子
里翻墙脱身。等清兵明白过来，“总
司令”已猛虎归山。瑞澂又气又急，
连夜审讯并杀害了彭、刘二位志士。
时至午夜，却不闻起义炮响。原

来武汉三镇早已戒严，军营、兵校更

是一概禁止出入，新兵连上厕所都
不允准。邓玉麟四处碰壁，空怀一纸
命令而无法送达。

起义一方群龙无首，消息不明，
无法举事。瑞澂也因实力欠缺，只能
紧闭城门，封锁营房，靠少数旧军镇
守重地，坐等湘豫援军。武昌城内，敌
我双方处于凶险莫测的僵持阶段。
总督衙门内，形成两种意见。一

种意见认为，应立刻集结旧军，按图
索骥，赶赴军营，以局部优势各个击
破，将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军中的反叛分
子知道名册已落入当局手中，不造反
也是死，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不
如先当众焚毁名册，以安抚军心，等
几天后援军一到，再开杀戒不迟。

瑞澂无论采纳哪一种意见，实
际上都能暂时稳住局面。如果是这
样的话，清王朝或许还能多苟延些
时日。偏偏瑞澂是个优柔寡断之辈，
一时下不了决心，便去请教廖夫人。
这样一件关涉大清安危的大事，居
然可以凭夫人片言决断。廖夫人身
为革命党的“卧底”，自然懂得眼下
局势之险峻，她为瑞澂出了个“以不
变应万变”的保守主张。结果，!#月
!#日整整一个白昼，手握重权的瑞
澂却什么动作也没有做，给了起义

军宝贵的时间。

临危局总督逃逸
清王朝丧钟撞响
!#月 !#日晚 &时许，工程第

八营二排的士兵金兆龙等，在排长
查夜时被发现抱枪而卧，因拒捕而
首先开火。随即全营革命党闻警群
起，先下手击毙了一些当官的和铁
杆亲清士兵。驻第八营的起义总代
表熊秉坤紧急应变，宣布起义，并率
军攻打楚望台军火库。
各营地内早已焦灼不安的起义

者，听见密集的枪声，知道起义发
动，亦迅速举事响应，整个武昌城顿
时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
没过多久，各路起义军便集聚

起来，攻打总督衙门。
惊惶不安的瑞澂，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下属中，除了“楚豫号”兵轮
管带（相当于后来的舰长）陈德龙主
张瑞澂撤上兵轮，遥控指挥，其余的
都一致请求瑞澂固守总督衙门，等
待援军。其中有个叫张梅生的师爷，
早在瑞澂任九江道时就追随门下，
是瑞澂的心腹智囊。平时瑞澂对张
梅生十分倚重，事无巨细，皆以张师
爷之言定夺。瑞澂自己也承认：升官

靠泽公爷（载泽），做官靠张师爷。如
今张梅生力主坚守，瑞澂即使再胆
怯，也只得硬着头皮死守。
其实张梅生并没估错局势。当

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
个营。除五个营起义外，清廷能够指
挥的还有十七个营，三倍于起义军
的兵力。只要守住总督衙门，至迟第
二天就有援军抵达。进攻总督衙门
的起义军，遇到了警卫部队猛烈的
火力阻击。后者多是老兵，机关枪配
备较多，射击精准，实战经验丰富，
将起义军死死地挡在射程之外。
迂回至右路进攻的义军，在王

府口菜场同样被机关枪封锁，无法
前进。左路攻到恤孤巷口，也遭伏兵
截击，失利退回。其时天黑阴雨，义
军炮队无法发挥威力，处于极为不
利的被动状态。
历史再次面临着被改写的危险。
起义军必须捣毁总督衙门，方

能奠定胜局。但是瑞澂不走，死守待
援的主张不改，总督衙门一时决难
攻下，起义便有夭折的危险。就在这
关系到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廖克
玉这位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女子，再
次智勇过人地挺身而出，解开了起
义军的火力无法解开的“僵结”。
廖夫人和母亲商议后，决定怂

恿瑞澂出走，以造成群龙无首的局
面，让总督衙门尽早瓦解。廖夫人找
到瑞澂，先贬张师爷的计谋充满书
呆子气，再捧陈德龙所言为进退两
全之策，同时又在瑞澂家人中间散
布恐慌情绪，把瑞澂弄得乱了方寸。
此时整个总督衙门内，能与张

梅生匹敌的恐怕也只有这位廖夫人
了。一个是瑞澂赖以做官施政的张师
爷，一个是天上“帮夫星”下凡的夫

人，瑞澂夹在中间，要作出的几乎是
生平最难的抉择。最后挨到了晚上
!#点，还是决定撤往“楚豫号”兵轮。
瑞澂命人在总督府临江的后墙

上挖了个洞，带着家眷和近侍开溜
了。等到总督大人带着家眷上了兵
轮后，陈德龙立即下令开赴汉口。
总督大人一走，犹如屋去中梁，

武昌城守军哪里还有半点斗志，军
心顿时崩溃，战局立刻改观。不多
时，总督衙门便被攻陷，清军兵败如
山倒。次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清
王朝统治的丧钟，终于撞响了。

瑞澂带着家眷等辗转到了上
海，躲进了哈同花园。此时的瑞澂身
为清朝头号罪人，上海道刘香生已
几次奉命同租界交涉，要逮捕他入
京治罪。好在瑞澂昔日在上海道任
内，曾将一大笔庚子赔款存在哈同
那里，让哈同用这笔巨款赚过大钱，
所以哈同夫妇替他在租界里打点。
没有多少日子，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年 (月 !%日，廖克玉这
个为民国立下殊勋的奇女子，在章
太炎的婚礼上见到了孙中山，受到
了孙先生的热情赞扬。宋教仁在上
海一品香旅社约见廖克玉时说：你
为民国立了大功！你是民国的“西
施”！宋教仁遇刺后，廖克玉便退隐
江西老家，后迁居上海。

!"$# 年，受谭其骧、周谷城两
位教授推荐，廖克玉被聘为上海市
文史馆馆员，其间撰写过多篇关于
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年，婆婆廖克玉病故于上
海寓所，享年九十岁。遵照她生前遗
言，遗体捐献给医学院供教学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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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芭蕾舞馆

一般每年的十一月初，夏时制刚刚结束
没多久，许多小孩子万圣节的糖果还没有吃
完呢，昼短夜长的冬季就悄悄降临了。感恩
节一过，商家铺天盖地的促销广告，电台里
一刻不停的节日音乐，尤其是那支倒计时的
圣诞歌《!*天的圣诞节》，都在急切地提醒你
圣诞节马上就到眼前了。

星期五的晚上+七点不到，天早就
黑透了，像个墨黑墨黑的锅盖倒扣着
冷清的街市。街上静悄悄的，偶有零星
车辆驶过，车轮匆匆碾过路面的声音
越发显得冬夜的寂寥。唯一和这冬夜
不相称的是街角的一家芭蕾舞馆。舞
馆两层楼的楼房灯火通明，透过大落
地窗依稀可见人头攒动、热火朝天。

说起这家芭蕾舞馆，其规模虽然
比不上纽约旧金山的大排场大阵仗，
可是在本市也是赫赫有名的。艺术总
监、副艺术总监、舞蹈老师们，个个都
是专业出身的舞蹈明星，履历表一一
打开可真叫群星荟萃星光灿烂。有从
著名的纽约芭蕾舞团退休后来执教
的，也有正在大舞团担当台柱周末来
此舞馆兼职的，他们分别来自法国、
意大利、德国、希腊、俄罗斯、中国、日本、泰
国、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
……俨然一个其乐融融的联合国大家庭。
和绝大多数的芭蕾舞馆不同，这家建立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非盈利性组织除了
开设评级严格的儿童部和少年部芭蕾课程
外，三十多年来面向大众，一贯提倡“人人都
是舞者”的舞馆宗旨，一周七天，每天从早到
晚面向各个年龄层、各个舞蹈程度的成人开
课，每个时段至少开两个不同程度的课，同时
满足初学者、中级舞者和资深舞者练功。

推开舞馆的双开门往右转是一个小小
的前厅。角落的小方桌上神气地站立着几个
大小不一的胡桃夹子玩偶，一个插满百合的
花瓶边上随意堆放着芭蕾图画书《哥佩利亚》
和《睡美人》。小方桌靠着的一面墙上挂着一
双破旧的足尖鞋，倾诉着主人舞蹈生涯的甘
苦。临窗摆放了一长溜沙发以供舞者小憩。
不要小窥这个前厅的方寸之地，一到周末

它总是人山人海热闹得像个菜市场，一早就挤

满了着连体衣和蓬蓬裙、兴高采烈来上芭蕾课
的小朋友，还有被一双双小手拖进来的睡眼惺
忪的父母们。待得孩子们进入各个舞室开始
上课了，家长们要么陷在长沙发里聊天啦闭
目养神啦，要么低头玩手机打发时间。这样的
喧闹要到下午五六点才渐渐退去，到了冬夜
的这一刻，舞馆已经进入当天最后一堂成人
芭蕾课了。

此时的前厅安静整洁，井然有
序，空无一人，只有悦耳的音乐从离
前厅最近的一间舞厅传来。说前厅空
无一人并不完全正确，,形柜台后面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华女，纤纤十指正
在电脑键盘上飞舞。她名叫苏珊，是
舞馆的经理。苏珊白皙的皮肤，丹凤
眼，眼线紧贴眼睑描得黑黑细细的，
在眼角处微微上扬，正好与褐色眉笔
稍稍拉长的眉毛呼应。她怎么瞧人，
眼底眉梢都是风情万种。一头细密柔
顺的黑发松松在脑后打了个结，插了
一支铅笔固定，可还是有不听话的小
头发从一侧落下，弯弯曲曲环绕了苏
珊半张脸，倍显活泼娇媚。

十年前，苏珊拾起了多年不练
的童子功，开始在这家舞馆上芭蕾

课。不久，她看到舞馆贴出前台晚间需要有人
帮忙，就马上抓住机会申请，做起了兼职。尽
管一开始做的只是最简单的客服管理、数据
输入、表格文件的起草和落实，苏珊高效细致
的工作成绩和成熟周到的为人处事风格给大
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渐渐的，美丽能干的苏
珊引起了艺术总监的注意和欣赏。三年前，适
逢前任舞馆经理辞职回欧洲，舞馆面试了几
位候选人却迟迟没有合适的人选，苏珊当即
毛遂自荐任代理经理一职。

当年艺术总监还是相当担心和顾虑的：
这么个弱不禁风纤弱柔顺的东方女子可以
管理好这么大的舞馆的方方面面吗？事实证
明，苏珊看似单薄的身躯却隐藏着无穷的韧
性和闯劲，短短三年，苏珊除了在州立大学
里补修商业财务管理的课，其余时间全都钻
在舞馆里。她学写申请书，做广告招贴海报，
和电台报纸各媒体互动，安排彩排，演出前
组织家长搬道具布景和服装，演出后做演出
照片集锦册，还有新员工的培训……

上海童话
陈姿羽

! ! ! ! ! ! ! ! ! ! #!"矛盾犹豫

世辉最近总是提心吊胆，借给爸爸高利贷
的一伙人阴魂不散，时常到家里来恐吓讨债，而
那边医院里，妈妈的放化疗日期也快排到了，可
是世辉手中空空如也，哪里有这么多钞票？
世辉真是焦头烂额，寝食难安。那边童画

忙着冲业绩也没空常常见面，舅舅舅妈上次
吃饭的时候也没有给世辉什么好脸色，世辉
隐约感到童画舅舅一家不欢迎他，心里也不
是滋味。然而他不恨童画舅舅舅妈，他们是世
俗些，但是在上海这个昂贵的都市里，生存确
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现在这个状况，连自身
都难保，怎么能给童画幸福呢？想想自己以前
对童画的山盟海誓和欣然承诺，世辉突然觉
得自己太不成熟了，他有能力实现这一切吗？
世辉骑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奔驰在深夜的

马路上，一路上，他回想起两人吃馄饨时，童画
用油油的小嘴亲他时的样子；回想起她找工作
被人骗，他帮她去说理差点被人打的情景；回
想起童画第一天上班那天，他带她逛淮海路，
她看婚纱时的眼神；回想起，两人亲密的初夜
说过的种种誓言……可是这一切，居然好像很
遥远了，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呢？
世辉在夜风中像个游魂一样，心里空落

落的，在这个疯狂的城市，有家不能回，有女
朋友不能见，有美梦不能如意兑现，谁能理解
他肩上的压力和心里的痛？

突然，手机响了，世辉在路边停下来，低
头一看，是之前认识的那位黄小姐打来的。
“我要点披萨。”安琪说。世辉问：“黄小

姐，你要点哪一种？”安琪说：“海鲜至尊加两
对鸡翅，一份蘑菇汤。”世辉说：“好，还是送到
-./0"&吗？”安琪说：“不，你送到古北黄金
城道的瑞典花园。”
世辉赶忙回店里装好披萨，往古北方向

驶去。古北黄金城道是条步行街，电动车不能
开进去+他把车停在保安岗亭那里，背着外卖包
走进瑞典花园，按地址来到 .'座按电子门禁，
安琪在视频里见到世辉，马上给他开了门。

世辉坐电梯上到 $#*室，按门铃，过了很
久，门才开。屋子里的安琪穿一件半透明的浅绿
色蕾丝睡衣，对世辉说：“侬把披萨放到我的餐
桌上吧！”世辉见她穿得这么少，站在门口尴尬
地说：“我就不进去了，侬来拿一下披萨吧！”
他把披萨递给安琪，安琪不接，反而整个

身子扑向他，双手紧紧勾住世辉的脖子。世辉
赶紧让开她，慌忙之间，一不留心，披萨连盒
子掉到了地上。世辉弯下腰去捡，安琪趁势
“砰”地一下关上门。

世辉捡起披萨，快步向前，把披萨放在餐
桌上，背对着安琪，说：“!$%元，侬快付钞票。”
安琪站在门后，说：“侬就嘎讨厌我吗？”世辉
说：“黄小姐，请侬尊重我，我有女朋友了！”安
琪说：“有女朋友又哪能了？”她冲到世辉身
后，双手紧紧抱住他，撒娇地说：“我不管！”

世辉说：“我不能背叛我女朋友，我很爱
她。对不起！”世辉试图掰开安琪的手，可是她像
章鱼一样紧紧缠住世辉，怎么掰都掰不开，太使
劲的话，世辉又怕弄伤她，毕竟她是个女孩子。
世辉说：“侬松开手，我如果真使劲，会弄

伤侬。”安琪说：“我不怕。侬不要做这个工作
了，来我妈的公司做会计吧，我一个月拨侬开
*万块的工资。”世辉正缺钱，听她这么说，心
里居然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清醒了，一个转
身，挣脱了安琪，向大门快步走去。
安琪在后面着急的地问：“侬啥意思！钞

票勿要了？”世辉摔上房门，门外传来一声怒
吼：“勿要了！”门被重重地带上了。

世辉冲进电梯，慌乱地离开小区，走到停
电动车的地方，镇静一会儿。他第一次遇到这
么主动的女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扑上来。但他
知道，他不能背叛童画，不能对不起她。可是
妈妈的放化疗急需用钱，父亲的赌债也正被
逼得紧，黄小姐说做她妈公司的会计可以开 *

万元一个月的工资，他要不要去做这份工作？
他很需要钱，如果真像她说的，他只要卖

力做，妈妈的医疗费就能解决了，以后还能还
上父亲的赌债，一家人的生活都有着落了。想
起妈妈，她还躺到医院里等钱治疗。现在公司
里他做会计的工资只有两千五百块，兼职做
代理会计一个月钱也不多，晚上做披萨外送
员也只能赚个几千元，减去每个月吃饭、交
通、通讯费等开销，根本剩不了几个钱。世辉
考虑来考虑去，找不出能说服自己的答案。


